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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川贝母药材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与归纳，为该类药材的资源开发与研究提供参考。方

法：基于历年，尤其是近年来的文献资料，对川贝母药材的来源植物变迁情况进行梳理，对市场常见的

商品规格进行总结；根据川贝母药材实际化学成分的种类，分别按照生物碱类和非生物碱类成分分别进

行描述；对川贝母药材的主要药理活性进行归纳分类。结果与结论：川贝母药材的植物来源不断变化，

目前有6种植物来源；商品规格主要有松贝、青贝、炉贝、栽培品之分；化学成分以生物碱类成分为

主；主要对呼吸系统、抗炎及抗肿瘤方面具有药理活性。对川贝母药材的资源保护与开发及其化学与药

理方面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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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Fritillariae Cirrhosae Bul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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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ort out and summarize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Fritillariae Cirrhosae Bulbus in recent 
years,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of this kind of medicinal materials. 
Methods: Based on related references, especially ones in recent years, the changes of botanical origins of F. 
Cirrhosae Bulbus were sorted out, and the common commodity specifi cations in the market were summarize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chemical components of F. Cirrhosae Bulbus, the alkaloid components and non-alkaloid 
components were described respectively; the main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of F. Cirrhosae Bulbus were 
classified and summariz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The plant sources of F. Cirrhosae Bulbus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At present, there are six plant sources. The commodity specifications mainly include Songbei, 
Qingbei, Lubei and cultivated medicinal materials. The chemical components are mainly alkaloids. It mainly has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on respiratory system, anti-infl ammatory and anti-tumor. It has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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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母属植物鳞茎是我国传统中药材，始载于

《神农本草经》，具有悠久的临床使用历史，用于

止咳平喘等症状。贝母类药材自古就与我国劳动人

民有着密切的联系，《诗经》中记载的“陟彼阿

丘，言采其蝱”，其中蝱即为贝母。南北朝时期，

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称因其“形似聚贝子”

故名贝母。与现代的贝母不同，古时典籍中的贝母

不仅指百合科贝母属的植物，还包括了葫芦科的土

贝母等植物[1-2]。随着历史变迁，从古至今，传统

贝母类药材的品种也存在一定的变化。根据记载，

“川贝母”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明朝兰茂编著的

《滇南本草》一书中，而川贝母药材也是市场上价

格最高的一类贝母类药材[1,3]。

川贝母药材是我国名贵的中药材，是百合科

贝母属多种植物的干燥鳞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以下简称《中国药典》）2020年版明确规定

其为百合科植物川贝母Fritillaria cirrhosa D. Don、

暗紫贝母F. unibracteata Hsiao et K. C. Hsia、甘肃

贝母F. przewalskii Maxim、梭砂贝母 F. delavayi 
Franch.、太白贝母 F. taipaiensis P. Y. Li 或瓦布贝

母 F. unibracteata Hsiao et K. C. Hsia var. wabuensis 

（S. Y. Tang et S. C. Yue） Z. D. Liu, S. Wang et S. C. 

Chen的干燥鳞茎[4-5]。这6种川贝母药材主要分布

在海拔3000~5000米的西藏大部分地区、四川西北

部、云南南部及青海的东南部，其生长缓慢且对生

长环境的要求十分苛刻，产量较少[6-7]。川贝母药

材因其清热润肺、化痰止咳、散结消痈的功效显

著，被称为“止咳圣药”，常用于肺热燥咳、干咳

少痰、阴虚劳嗽、痰中带血、乳痈、肺痈等症的治

疗，是中医药治疗肺经疾病的要药[4,8]。近期越来

越多的药理学研究[9-12]表明，川贝母药材除了具有

传统认知的止咳平喘活性外，还具有抗高血压、抗

炎、抗肿瘤和抗氧化等活性。本文针对川贝母药

材的植物来源变迁、商品规格情况，以及川贝母

药材的外观性状、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等相关研

究进行总结和归纳，以期为川贝母药材的进一步

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1   植物来源变迁及商品规格
川贝母药材在实际应用中可见传统中药方

剂、现代组方中药（中成药制剂）及食疗等形式，

在除中国之外的多个地区也有较广泛的应用，旺盛

的需求导致川贝母药材资源严重透支[13-16]。川贝母

药材的传统植物来源对生长环境要求十分苛刻，且

产量极低，无法满足日益剧增的药材需求[15-22]。基

于此，我国科研人员不断展开川贝母药材栽培研

究以及可纳入川贝母药材植物来源的相近亲缘植

物种的系列研究[17-27]。川贝母药材从《中国药典》

1963年版开始就被历版《中国药典》所收载，各版

对川贝母药材来源的规定也存在一定的变化。在

1963年版中规定了川贝母药材来源为罗氏贝母（F. 

roylei）、卷叶贝母（F. cirrhosa）；1977年版中川

贝母药材来源变化为川贝母、暗紫贝母、甘肃贝

母、梭砂贝母；2010年版中川贝母药材来源变化为

川贝母、暗紫贝母、甘肃贝母、梭砂贝母、太白贝

母、瓦布贝母，这6种川贝母药材来源的贝母属植

物基本都是分布在我国西部的高海拔地区，尤其是

川贝母、暗紫贝母、甘肃贝母和梭砂贝母一般生长

在海拔2800米以上的地区[7,26]；其中，川贝母主要

分布在西藏的南部和东部、云南西北部、四川西

部，暗紫贝母主要分布在四川西北部和青海东南

部，甘肃贝母主要分布在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和

南部、四川西部，梭砂贝母主要分布在云南西北

部、四川西部、青海与西藏的南部，太白贝母主

要分布在陕西秦岭及其以南、甘肃东南部、四川

东北部、湖北西北部，瓦布贝母主要分布在四川

的西北部[7]。

川贝母药材除了有不同的来源植物外，还分为

多个商品规格，决定了川贝母的品质与价格[4,25]。

川贝母药材的商品规格分档在历史上比较复杂，一

般是按照产地进行分档（例如松贝、灌县子、岷

贝、青贝、炉贝等），也有以颗粒大小分档的情

况（例如一、二、三面京川、统京川等）[28]。现行

for further study on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ritillariae Cirrhosae Bulbus and its chemistry and 
pharmacology.
Keywords:   Fritillariae Cirrhosae Bulbus; botanical origins; commodity specifi cation; chemical component; 
pharmacological activity



中国药事  2023 年 3 月  第 37 卷  第 3 期306

CHINESE PHARMACEUTICAL AFFAIRS zhgysh

川贝母药材的商品规格分为松贝、青贝、炉贝和

栽培品共4种。《中国药典》从1977年版开始对松

贝、青贝、炉贝的相关性状特征进行了规定，并

明确了川贝母、暗紫贝母和甘肃贝母是松贝、青

贝的植物来源，而梭砂贝母是炉贝的植物来源。

在《中国药典》2010年版中，随着增加太白贝母

和瓦布贝母作为川贝母药材植物来源，在商品规

格中也增加了栽培品，并且按性状不同来区分松

贝、青贝、炉贝以及栽培品，但没有明确规定相

关商品规格的植物来源。

2   化学成分研究
1888年，Fragner从皇冠贝母（F. imperialis）

中分离到西贝母碱是最早的人类对贝母类植物中化

学成分的研究报道[29]。时至今日，已从川贝母药材

中提取并鉴定出上百种化学成分，分别是生物碱、

皂苷、核苷、有机酸、甾醇和萜等成分，其中生物

碱类成分是川贝母药材中最主要的化学成分，同时

也被认为是其药理活性的主要物质基础[7,30-31]。

2.1   生物碱类成分

生物碱类成分虽然是川贝母药材药理活性的

主要物质基础，但是在川贝母药材中的含量却很

低，其总生物碱含量约在0.02%~0.3%[7]。川贝母

药材中的生物碱类成分基本为甾体类生物碱，根

据其碳骨架结构主要分为异甾体生物碱和甾体生

物碱，异甾体生物碱约为甾体生物碱的7倍，是川

贝母药材中主要的一类生物碱，包括西贝母碱、

西贝母碱苷、贝母辛、贝母素甲、贝母素乙、川

贝酮碱、异浙贝甲素等[30-36]。川贝母药材中的异

甾体生物碱按照结构还可细分为瑟文型（Cevanine 

Type）、介藜芦型（Jervine Type）、藜芦胺型

（Veratramine Type），甾体生物碱按照结构可

细分为茄碱性（Solanidine Type）和裂环茄碱性

（Verazine Type），而川贝母药材中生物碱主要

为瑟文型，例如西贝母碱、西贝母碱苷、贝母甲

素、贝母乙素等[30,34-37]。异甾体生物碱和甾体生物

碱的基本骨架结构见图1。

A. 瑟文型；B. 藜芦胺型；C. 介藜芦型；E. 茄碱性；D. 裂环茄碱性。

图 1   川贝母药材中异甾体生物碱和甾体生物碱基本骨架结构 [37]

2.2   非生物碱类成分

对川贝母药材中化学成分的研究多集中在

生物碱类成分，对非生物碱类成分的研究相对较

少，然而据报道，这些非生物碱类成分也具有较

强的药理活性[7,37-41]，主要有皂苷、核苷、有机

酸、甾醇和萜等成分。其中的总皂苷类成分含量

约为1%~4%，有研究证实，这些皂苷类成分可能

是川贝母药材中的主要药理活性成分之一[7,41-43]。

研究[23,44]表明，川贝母药材中含有尿嘧啶、胞苷、

鸟嘌呤、腺嘌呤、尿苷、胸腺嘧啶、肌苷、鸟苷、

胸苷和腺苷等核苷类成分，这些核苷类成分主要包

括核苷、核苷碱基及相关衍生物，广泛地存在于贝

母属的各种药材中，具有抗病毒、抗肿瘤等多种生

物学活性[23,44-47]。另外，川贝母药材中还含有反式

肉桂酸、棕榈酸单甘酯、反式3,4,5-三甲氧基肉桂

酸、对甲氧基肉桂酸、对羟基肉桂酸、对羟基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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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甲酯、阿魏酸、咖啡酸、单硬脂酸甘油酯、7-

酮基谷甾醇、硬脂酸、棕榈酸、甲酸丁酯、乙酸丁

酯、十四烷酸、顺式-4-香豆酸等[7]，并含有棕榈

醇、花生醇、十六烷基-环氧乙烷、1-十二烯、1-

十八烯等挥发油类成分及Zn、Mn、Cr、Cu、Ba、

Pb等微量元素[48-50]。

3   药理活性研究
由于川贝母药材具有确切的药理活性和低毒

性特点，其临床应用十分广泛，一直以来是医药研

究人员研究的焦点。由于在清热润肺、化痰止咳方

面的功效十分显著，也是其应用的热点[4,51-52]。除

此之外，体内外相关试验研究表明，川贝母药材还

具有抗肿瘤、抗炎症、抗氧化等药理活性[7,10,53-62]。

3.1   呼吸系统作用

川贝母药材对呼吸系统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止咳、平喘、化痰等方面，是这方面的常用要

药[40,63]。对川贝母药材药理活性的研究也较集中于

此，这些研究多采用体外动物模型的方式，结果表

明各植物来源的川贝母药材对小鼠或豚鼠的咳嗽均

有抑制作用，可有效减少实验动物咳嗽的次数，延

长咳嗽时间间隔，延长引喘潜伏期，并且可以有效

缓解过敏所致的哮喘症状[8,64]。

据文献报道，不同植物来源的川贝母药材对

呼吸系统的作用各有不同。川贝母药材防治小鼠复

发性哮喘的研究[65]表明，暗紫贝母和梭砂贝母在增

加肺表面活性物质、维持肺表面张力与肺泡体积差

异方面作用较强，暗紫贝母和太白贝母在减轻细支

气管狭窄、减轻腺体增生及内膜增厚方面效果较

强，暗紫贝母和甘肃贝母在减少炎性细胞浸润方面

效果较强，综合表现以暗紫贝母药理活性最强。有

研究[66]采用小鼠氨水引咳及豚鼠枸橼酸引咳法、小

鼠酚红排痰法及大鼠毛细管排痰法分别比较了栽培

瓦布与暗紫贝母的镇咳和祛痰的药理活性，结果表

明2种川贝母药材的药效相当。有研究[67]同样采用

小鼠氨水引咳法、豚鼠枸橼酸引咳法、小鼠气管段

酚红实验等证实了太白贝母粉末和醇提物均具有止

咳和祛痰的作用，并且与川贝母的作用效果进行了

对比，结果表明二者的药理活性无明显差异。

由于川贝母药材的商品规格与其价格具有密

切的关系，因此有学者[8]以小鼠和豚鼠为动物模

型，对不同商品规格的川贝母药材的镇咳、平喘、

化痰和抗炎作用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松贝

和青贝的粉末和醇提物均具有显著的药理活性，青

贝醇提物较松贝醇提物对小鼠的咳嗽潜伏期显著延

长（P＜0.05）。

除川贝母药材外，贝母属还有多种贝母类药

材，例如平贝母、浙贝母、伊贝母等。有研究[68-69]

表明，川贝母药材中的暗紫贝母对于化学刺激所致

咳嗽的镇咳作用较浙贝母好，而梭砂贝母与平贝母

和伊贝母的止咳祛痰作用相当。

3.2   抗炎作用

炎症是活体哺乳动物组织对损伤的局部反

应，以清除使机体受损的初因，这种防御反应能够

去除坏死细胞及组织，消除或减少有害物质的扩

散[70-71]。抗炎作用是川贝母药材传统的药理活性之

一，该活性也被多项相关的药理研究[8,55,67,72-73]所证

实。有研究使用醋酸诱导的毛细血管通透性加重、

卡拉胶诱导大鼠足肿胀、棉球致肉芽肿和脂多糖诱

导急性肺损伤多种模型，评价了树脂色谱柱分离富

集得到的川贝母药材的总生物碱，从而证实了其具

有抗炎作用[73]。贝母甲素是川贝母药材中一种重要

的生物碱类成分，有多项研究[74-77]都是基于该成分

的抗炎作用而开展的。离子通道在调节细胞生理过

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贝母甲素不仅能够阻碍Nav1.7

离子通道，对于Kv1.3离子通道也有抑制作用，在

细胞水平上可解释其抗炎作用以及抑制疼痛的活

性[74]。此外，有研究[75]通过小鼠体内外实验表明，

贝母甲素能够抑制对二硝基氯苯诱导的过敏性皮

肤炎的炎症细胞因子表达。而在对人肥大细胞的

研究[76]中发现，贝母甲素抑制炎症细胞因子生成的

活性是通过调节核转录因子和有丝分裂原活化蛋白

激酶的磷酸化实现的，进而达到抗炎作用的活性。

在对小鼠骨关节炎模型的研究[77]中发现，贝母甲素

还能够抑制白细胞介素-1β诱导的小鼠关节软骨

细胞炎症，对小鼠骨关节炎有明显改善作用。

3.3   抗肿瘤作用

现代的体外实验研究[78]证实，不同植物来源的

川贝母药材对非小细胞肺癌A549细胞增殖具有明

显的抑制作用，以其实验样品中的梭砂贝母作用最

强。在对川贝母药材抗肿瘤作用物质基础研究中，

有研究认为川贝母药材三氯甲烷提取物及总生物碱

表现出强烈的抗增殖活性，其中的总生物碱成分是

其抗肿瘤作用的主要成分，经过体内实验证实总生

物碱可促进细胞周期阻滞和凋亡，具有明显的抗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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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活性及低毒性，并且基于组织学和免疫组织化学

染色技术初步探讨了其抗肿瘤机制为总生物碱通过

激活Caspase-3达到抑制肿瘤血管生成，诱导细胞

凋亡[79-80]。对川贝母药材抗肿瘤作用的物质基础研

究并未止步于总生物碱类成分，已有研究表明西贝

母碱、川贝酮碱和贝母辛等生物碱是其主要的抗肿

瘤成分，而通过西贝母碱对非小细胞肺癌作用的研

究表明，该成分介导的抗癌活性并非通过细胞毒性

实现的，表现出强大的系统安全性[79-81]。以上研究

均表明川贝母药材具有显著的抗肿瘤活性，在未来

的抗肿瘤临床治疗中具有巨大的潜力，值得一提

的是，基于其总生物碱的抗肿瘤活性，同为贝母

属的其他贝母类药材的抗肿瘤活性也被相关研究

所证实[12,82-83]。

4   总结与展望
川贝母药材是我国临床广泛使用的清热润肺

和化痰止咳类中药材，日常需求量巨大，但是部分

来源植物仍然以野生资源为主，供需矛盾较大，价

格也持续走高[7]。除了供需矛盾之外，为了赚取利

益对野生川贝母药材资源的过度采挖，不仅使得该

类植物资源日渐枯竭，也对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的破

坏[24]。在这种情况下，人为干预开发川贝母药材的

植物资源成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而川贝母药材

的人工培育技术对于川贝母药材供需矛盾的缓解具

有重要意义[84-85]。《中国药典》2010年版已收载了

川贝母药材的人工栽培品，并且多项研究[25,47,86-89]

已经表明，生物碱类成分作为川贝母药材中主要的

药理活性成分，其在人工栽培品中的含量普遍高于

野生品，而且相关药理学研究[64,66]也表明川贝母药

材的人工栽培品与野生品具有同等的药理活性。总

之，为了更好地利用资源日渐稀少的川贝母药材，

对其种质资源、人工抚育技术、化学成分和药理活

性等各方面的研究还亟需加强，希望本文能够为川

贝母药材进一步的研究与开发提供帮助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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